
很怕不修邊幅的男人──頭髮膩
得像要滴出油，老遠就聞得到那種久
未洗過的糗味。衣服縐巴巴的，不但
顏色曖昧氣味也曖昧，更別說配搭了
，有時褲子還蓋不過腳腕，露出來的
襪子是雜七雜八的顏色，不但褪了色
還鬆袴袴的。褲後袋永遠塞滿得脹鼓
鼓像個腫瘤，鞋子滿佈灰塵，肩上滿
佈頭皮屑。眼角有眼屎鼻毛沒有剪，
鬍髭剃得半心半意，一張開口威力勝
過任何化學武器！

每當見到這樣的男人，必定好奇
，他的女朋友怎麼肯跟他親嘴？十輩
子嫁不出去也不幹！

然而，過分注意修飾的男人同樣
可怕。

有位女士告訴我，曾經心儀一位
帥哥，他什麼時候都風度翩翩，儀容
光潔，渾身上下打扮得無懈可擊。可
是，相處久了，才發覺他為自己的儀
容未免 「付出太多」了。不但每天護
膚，還每天修甲，比女人還要 「姿整
」。出門前已要花個多小時在鏡子前
，出門後仍然每遇到鏡子都必定停下
來顧盼一番。

這樣過分注重儀表的男人，雖然
不一定是同性戀者或娘娘腔，但必定
有 「水仙花癖」，自戀且自我中心，
做他們的女人，只能是裝飾他們的生
活，他們永遠不會
把女伴擺在第一位
，甚至不會把任何
人擺在第一位，除
了他自己，誰都不
重要。

往
內
地
旅
行

，
每
聽
到

﹁旅
遊

資
源
﹂
四
字
，
都

會
當
即
眉
頭
大
皺

。
年
輕
導
遊
介
紹

本
省
特
色
，
開
口

閉
口
是

﹁旅
遊
資

源
﹂
，
如
﹁我
省
有
豐
富
的
少
數
民

族
旅
遊
資
源
﹂
，
娓
娓
道
來
，
琅
琅

上
口
。在

經
濟
掛
帥
、
發
展
就
是
硬
道

理
的
這
個
時
代
，
天
地
萬
物
都
是

﹁資
源
﹂
，
峽
谷
急
流
是
水
資
源
、

萬
里
山
河
是
土
地
資
源
、
廣
大
人
民

是
人
力
資
源
、
天
上
有
空
間
資
源
、

地
下
有
礦
產
資
源
，
本
來
算
是
正
常

的
用
法
，
然
而
，
當
把
山
川
美
景
、

人
文
歷
史
，
都
當
作
﹁資
源
﹂
，
是
否
有
點
過
分
？

在
旅
遊
簡
介
與
官
樣
文
章
當
中
，
草
原
風
光
，
高

山
峽
谷
，
都
成
為
﹁自
然
景
觀
旅
遊
資
源
﹂
、
荒
漠
怪

石
則
是
﹁地
質
旅
遊
資
源
﹂
、
少
數
民
族
的
獨
特
風
情

，
就
變
成
﹁文
化
旅
遊
資
源
﹂
、
古
老
建
築
則
是
﹁文

化
遺
產
旅
遊
資
源
﹂
。
對
於
要
從
中
賺
錢
的
人
，
這
些

確
實
是
﹁資
源
﹂
沒
錯
，
但
對
外
地
旅
客
而
言
，
聽
到

﹁資
源
﹂
二
字
，
浪
漫
的
幻
想
瞬
即
蒸
發
。

一
切
變
成
﹁資
源
﹂
，
下
一
步
必
是
﹁開
發
﹂
，

難
免
要
包
裝
、
賺
錢
，
於
是
怡
人
美
景
與
民
族
文
化
，

就
成
了
開
發
對
象
。
縱
使
現
實
如
此
，
窮
鄉
僻
壤
不
發

展
是
死
路
一
條
，
但
也
不
需
把
銅
臭
掛
在
口
邊
，
一
天

到
晚
﹁資
源
﹂
過
不
停
。

﹁旅
遊
資
源
﹂
是
中
文
運
用
的
極
惡
劣
示
範
，
短

短
四
字
，
盡
現
眼
裡
只
有
錢
的
俗
庸
拜
金
德
性
。
懇
請

各
位
官
員
與
旅
遊
業
者
，
改
變
此
等
思
維
，
還
山
水
文

化
一
點
尊
重
。

讀
本
報
十
二
月
十
日
《
大
公
園
》
許
定
銘
先
生

的
大
文
《
讀
阿
濃
少
作
》
，
驚
異
於
六
十
年
前
一
篇

中
學
生
作
文
，
竟
仍
存
留
於
大
藏
書
家
書
庫
中
。

那
篇
﹁少
作
﹂
寫
於
一
九
四
八
我
讀
中
二
那
年

，
題
目
是
《
悼
余
松
烈
先
生
》
。
余
老
師
是
我
讀
香

港
嶺
英
中
學
中
一
班
的
國
文
科
老
師
。
他
發
現
我
的

作
文
比
其
他
同
學
寫
得
好
，
就
在
派
作
文
簿
之
後
要

我
把
文
章
讀
給
全
班
聽
，
這
當
然
是
一
種
榮
耀
和
鼓

勵
。
他
又
借
書
給
我
看
，
記
憶
中
有
茅
盾
的
《
清
明

前
後
》
，
宋
雲
彬
的
《
中
國
文
學
史
簡
編
》
等
等
。

我
知
道
他
是
中
山
大
學
文
學
士
，
才
二
十
來
歲

，
沒
有
結
婚
，
單
身
住
在
學
校
宿
舍
裡
。
他
瘦
瘦
的

，
臉
色
蒼
白
，
一
副
營
養
不
良
的
樣
子
。
那
是
戰
後

不
久
，
私
校
待
遇
微
薄
，
相
信
他
的
生
活
相
當
清
苦
。

到
我
升
上
中
二
了
，
教
國
文
的
女
老
師
在
作
文

堂
上
到
一
半
時
，
拿
我
的
半
篇
作
文
來
看
，
說
果
然

寫
得
不
錯
，
還
說
余
老
師
把
我
交
託
給
她
，
要
她
好

好
培
養
我
。
後
來
我
的
一
些
作
文
便
由
她
拿
去
文
匯

報
的
副
刊
發
表
。

某
天
早
上
回
校
，
同
學
告
訴
我
說
余
老
師
因
胃

潰
瘍
去
世
了
。
葬
禮
中
我
見
到
靈

柩
中
的
他
臉
白
得
像
紙
。
同
校
任

教
的
詩
人
蘆
荻
寫
詩
悼
念
他
，
其

中
兩
句
：
﹁青
青
的
樹
，
留
下
青

青
的
種
子
。
﹂
我
正
是
其
中
一

顆
。

一
篇
﹁少
作
﹂

阿

濃

朋
友
間
談
起

這
次
金
融
海
嘯
的

影
響
，
都
不
樂
觀

。
今
年
頭
三
個
季

度
，
香
港
經
濟
一

直
表
現
不
俗
，
踏

入
第
四
季
度
，
才

出
現
金
融
海
嘯
。
市
面
上
接
二
連
三

傳
來
的
消
息
都
令
人
不
安
，
珠
三
角

接
到
的
歐
美
訂
單
大
幅
度
下
降
，
香

港
的
出
入
口
公
司
或
凍
結
人
手
，
或

準
備
裁
員
。
金
融
機
構
都
已
開
始
裁

員
節
流
了
。

大
家
習
慣
光
顧
的
中
、
高
檔
次

食
肆
都
表
現
疲
弱
，
食
客
減
少
，
空

枱
處
處
。
不
少
公
司
都
在
計
劃
減
少

年
夜
飯
或
不
設
春
茗
，
農
曆
新
年
後
，
飲
食
業
可
能
出

現
大
規
模
的
結
業
和
裁
員
潮
。

反
而
快
餐
店
生
意
有
上
升
趨
勢
，
大
家
都
說
，
晚

飯
時
候
快
餐
店
的
顧
客
看
來
多
了
，
估
計
是
本
來
習
慣

光
顧
酒
家
的
食
客
，
為
了
減
少
消
費
轉
吃
快
餐
，
節
省

一
點
好
過
寒
冬
。

汽
油
費
減
了
，
路
上
的
汽
車
不
覺
增
加
，
交
通
反

而
暢
順
起
來
。
會
不
會
是
部
分
司
機
為
了
節
約
，
減
少

駕
車
，
改
乘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連
的
士
司
機
也
說
生
意

少
了
。唯

一
不
受
影
響
的
，
大
概
是
那
些
富
豪
飯
堂
級
食

肆
。
儘
管
城
中
富
豪
紛
紛
表
示
在
金
融
海
嘯
中
損
失
不

少
，
但
他
們
的
財
富
只
是
紙
上
數
字
，
多
二
十
億
少
二

十
億
，
不
會
影
響
他
們
的
消
費
能
力
，
依
然
吃
四
頭
鮑

魚
喝
幾
千
塊
一
瓶
的Petrus

紅
酒
。

最
慘
是
中
產
階
級
，
強
積
金
加
上
私
人
投
資
起
碼

損
失
百
分
之
三
十
到
五
十
，
年
屆
退
休
的
日
後
生
活
不

大
如
前
了
。

來
信
是
一
堆
亂
碼
，
但
第
一
眼

就
看
見
R
這
個
字
母
，
那
便
心
裡
有

數
，
再
看
見
的
，
是
一
張
明
信
片
︰

草
原
，
女
體
，
樹
；
看
得
有
點
心
猿

意
馬
，
猜
想
可
能
有
一
個
不
存
在
的

故
事
。
叫
自
己
不
要
着
急
，
不
要
急

於
揭
破
只
能
活
一
次
的
秘
密
，
因
為

這
秘
密
注
定
﹁見
光
死
﹂
。
剛
看
完
了
一
場
球
賽
，
按

捺
不
住
了
（
誰
知
道
，
看
球
賽
時
，
有
多
心
不
在
焉
）

，
再
次
打
開
郵
件
，
解
碼
，
將
一
個
本
來
沒
故
事
的
故

事
曝
光
。

R
，
果
然
沒
事
。
可
又
不
完
全
沒
事
。
終
點
沒
錯

就
是
起
點
，
每
一
回
沒
錯
都
有
些
微
變
調
，
但
你
該
明

白
，
始
終
是
兩
個
人
，
是
一
個
人
和
另
一
個
人
，
活
在

這
世
上
的
時
間
始
終
不
一
樣
，
一
個
比
另
一
個
活
多
了

一
倍
時
間
，
經
歷
始
終
也
多
了
一
倍
，
也
就
多
了
一
倍

的
疲
倦
和
徒
勞
。
倦
了
，
便
漸
漸
不
想
分
辨
其
中
的
差

異
，
你
所
說
的
，
那
微
細
得
近
乎
零
的
差
異
了
。

女
兒
一
個
多
月
前
從
波
士
頓
回
來
，
跟
她
一
起
去

曼
谷
曬
了
幾
天
太
陽
，
然
後
，
她
又
回
去
了
，
然
後
來

電
郵
說
：
波
士
頓
下
了
一
場
雪
。

她
念
小
學
時
，
每
天
替
父
親
剪
貼
專
欄
文
章
，
剪

了
不
知
多
少
冊
，
還
常
常
翻
開
細
讀
，
問
長
問
短
，
但

她
上
大
學
時
，
看
美
洲
版
日
報
，
看
到
給
○
的
信
，
已

不
大
理
會
父
親
在
胡
說
什
麼
了
。
一
如
以
往
，
回
來
然

後
回
去
，
從
家
到
家
，
從
陽
光
燦
爛
到
漫
天
風
雪
，
是

有
些
感
觸
了
，
終
有
一
天
她
會
明
白
，
起
點
和
終
點
原

來
有
說
不
清
的
惘
然
。

故
事
曝
光

葉

輝

香
港
電
台
攝
製
的
香
港
歷
史
系
列
，
也
真
的
牽
引
了

我
們
這
一
代
土
生
土
長
香
港
人
的
情
懷
，
撫
今
追
昔
，
不

無
感
慨
。
不
過
，
電
視
人
關
心
的
，
聽
他
們
縷
縷
細
說
，

大
都
感
興
趣
於
一
些
深
具
意
義
的
歷
史
事
件
上
，
或
者
偏

重
於
一
些
歷
史
性
的
建
築
物
和
地
標
，
這
當
然
無
可
厚
非

，
但
香
港
歷
史
社
會
的
變
與
不
與
，
以
及
內
裡
影
響
下
的

精
神
面
貌
，
恐
怕
就
不
一
定
可
以
在
電
視
人
的
攝
製
下
捕

捉
得
到
並
得
以
呈
現
。

從
來
就
是
如
此
，
香
港
人
說
香
港
歷
史
，
很
有
可
能

夾
雜
了
太
多
的
情
意
結
，
再
加
上
香
港
人
自
己
看
自
己
城

市
的
變
遷
、
人
心
的
層
層
演
變
，
也
是
各
有
說
法
，
難
以

一
統
。
情
形
就
如
同
幾
年
前
藝
術
發
展
局
文
學
組
裡
有
學

者
提
出
要
編
寫
香
港
文
學
史
一
樣
，
每
一
個
文
人
自
己
心

中
都
有
一
套
香
港
文
學
史
，
一
如
今
天
說
香
港
歷
史
，
誰

擔
保
不
是
每
一
個
香
港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香
港
歷
史
？

說
到
底
，
誰
來
寫
香
港
歷
史
？
香
港
電
台
不
過
是
從

建
築
物
和
相
片
、
紀
錄
資
料
等
硬
件
來
呈
現
香
港
歷
史
，

這
樣
才
不
會
引
發
爭
議
，
像
第
一
集
推
出
《
辛
亥
革
命
在

香
港
》
，
少
不
免
會
以
孫
中
山
、
陳
少
白
這
類
革
命
人
物

開
會
或
就
讀
的
學
校
作
為
重
要
畫
面
，
而
以
思
潮
、
文
化

、
國
學
為
專
輯
的
，
也
會
以
一
些
昔
日
的
學
院
、
書
樓
作

為
介
紹
重
心
了
。

說
歷
史
，
其
實
已
經
是
論
歷
史
了
，
有
一
些
人
，
也

許
會
有
一
點
資
格
，
但
，
這
些
人
又
未
必
廣
為
香
港
人
所

接
受
。

二零零八年內地作家富豪
榜日前公布，高踞第一的，依
然還是二十多歲的郭敬明，他
的收入為一千三百萬人民幣，
比去年還多出兩百萬。他是靠
《最小說》系列和新書《小時
代》賺了大把鈔票，成為傳媒
口中的 「最成功的作家」。然
而，絕大部分作家的身家都縮
水，這可能是受到金融海嘯的
影響，讀者們口袋裡的錢少了
，買書的錢自然也就變少了。

排名第二名的是擁有一千
一百萬身家的鄭淵潔，第三名
是九百八十萬的楊紅櫻。榜上
前十名幾乎沒有一個是傳統文
學家。據說是沒有收入來源的
青少年支撐了這些銷量，而傳
統作家很難在有收入的人的口
袋裡要到錢。

當然所謂排行榜之類的東
西，只能姑妄聽之而已，真如
富豪榜一樣，有誰有本事去親
自數他們的銀紙？不過他們有
很多錢是不會有錯的，富豪榜
絕不會把一個窮光蛋捧上神枱
，作家富豪榜也不會看錯眼，

有沒有錢，他們還是相當專業的，你不能
不信，儘管具體數目可能有出入。

據說現在青少年讀經典名著的，越來
越少了，韓少功有一次調查大學生讀書的
情況時發現，讀過三本以上法國文學的人
有四分之一，讀過《紅樓夢》的只有五分
之一。連大學生都如此，遑論其他人了。
既然大學生都不怎麼讀經典，當然流行文
學便一紙風行，這也是
可以想像的事情。文學
嘛，在商業社會裡，根
本可有可無，它又與賺
錢謀生無關，誰會在
乎？

水仙花男人
李若梅

影響浮現
關 平

作
家
富
豪
又
來
了
！

陶

然

香港歷史的觀點
黃子程

生
命
的
意
義
是
什
麼
？
有
人
在
電
腦
搜
尋
，
上
奇
摩

網
站
，
輸
入
﹁人
生
意
義
﹂
，
結
果
發
現
研
究
這
個
議
題

的
網
站
，
數
目
多
得
驚
人
，
總
共
有
七
百
三
十
二
萬
個
。

很
多
人
已
在
找
尋
，
並
且
加
上
古
往
今
來
，
思
想
這
問
題

的
人
，
比
海
邊
的
沙
還
要
多
，
似
乎
沒
有
令
人
滿
意
的
答

案
，
我
們
今
天
還
在
思
考
嗎
？
似
乎
應
該
死
心
。

人
跟
動
物
不
同
，
動
物
不
會
思
考
這
問
題
，
所
以
率

性
而
為
，
活
得
自
由
自
在
。
人
卻
不
由
自
主
地
問
自
己
，
捱
得
那
麼
苦
，
所

賺
又
帶
不
走
，
所
為
何
來
？
不
思
考
猶
自
可
，
一
想
下
去
就
沒
完
沒
了
，
千

般
煩
惱
由
此
而
起
。
釋
迦
牟
尼
本
貴
為
王
子
，
糾
纏
在
這
問
題
上
想
不
通
，

乾
脆
連
皇
位
都
不
要
。
避
世
出
家
，
是
否
表
示
想
通
了
？
恐
怕
只
有
他
自
己

才
知
道
。

有
人
說
旣
然
想
不
通
，
就
不
要
想
，
如
豬
狗
般
生
活
，
吃
喝
拉
撒
睡
，

如
果
都
沒
問
題
，
那
就
上
上
大
吉
，
何
必
自
尋
煩
惱
。
可
惜
人
非
豬
狗
，
三

餐
無
憂
，
並
不
就
是
快
樂
，
否
則
服
刑
中
的
監
犯
，
必
是
世
上
最
快
樂
之
人

。
人
學
動
物
不
成
，
反
成
憂
慮
的
豬
，
兩
頭
不
到
岸
。

快
樂
與
愛
相
連
，
未
愛
過
，
也
未
被
愛
過
，
必
是
痛
苦
之
人
。
人
生
意

義
也
與
愛
相
連
，
一
生
只
愛
自
己
，
等
於
白
活
。
所
以
活
着
的
起
碼
意
義
，

就
是
最
少
有
一
人
因
我
的
付
出
而
變
得
更
好
，
進
而
有
更
多
人
因
我
更
多
付

出
而
變
好
。
付
出
愈
多
，
快
樂
愈
大
，
不
行
出
第
一
步
，
永
遠
不
知
快
樂
是

什
麼
。 快

樂
是
什
麼

葉
特
生

一切都是資源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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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拿冠軍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郭智英（香港大學交換生）

從領袖說起 葉溵溵

元 和書海遊蹤

勇敢去作戰
勞工子弟中學 中七 李榕娣

《屍法制度》
當了留學生兩個月之後，迎來了一件令我既驚且

喜的事情─我的名字出現在學校的大屏幕上。仔細
一看，原來是我贏得了英文寫作比賽的冠軍。

頒獎儀式就在學園祭的閉幕禮上舉行，我從校長
手上接過由他親筆簽署的表揚獎狀，還有三萬日圓獎
金（約港幣二千四百多元），還在台上用英語說了幾

句感想。這時，會場燃起了煙火，標誌着學園祭圓滿結束，但就恍如在祝賀
我得獎似的。可以說，這一天，我經歷了人生第一次最輝煌的時刻。

這次寫作比賽題為： 「如果我是國際教養大學的校長，我會……」字數
規定在八百至千二字之間。當時我只是志在參與，完全沒有想過自己的作品
會入圍，更想不到會贏得冠軍。

我自訂的文章題目是《語言學習》，內容主要分兩個部分。如果我是校
長，首先我會成立一個語言學系，並臚列了這個學系存在的好處，例如：方
便統籌及管理全校與語言相關的課程，還選取了香港大學的現代語言及文化
中心為例子去支持我的觀點。長遠來說，我會增加多一些語言課程，鼓勵學
生多學一種外語，實現自我增值，藉此促進學生與外國人的溝通能力、提高
競爭力，使他們更容易了解異地文化。因為在學習母語、加強英語的同時，
多學習一種外國語已為學習的大勢所趨。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寫作比賽，而且僥倖地從來自歐美新加坡等地
的留學生和當地學生中脫穎而出。這次得獎帶給我三個啟示：第一，凡事必
有第一次，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時事情的結果並非如我們所想像般悲觀。第
二，一個人如果盡力去做一件事，付出的努力不會白費，無論是過程還是結
果，總有得到回報的機會。第三，人的一生中，必定有不少機會，關鍵在於
我們是否能夠把握，也就是那句名言──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

周末在家中清理雜物時，重讀了一篇關於領袖與
信任的文章。文中提到，如果領袖（尤以商界領袖為
甚）只依賴同一批內部顧問，會有被人輕視甚至出賣
的 機 會 。 （Leaders relying forever on the same
internal advisers will run the risk of being sold short
and possibly betrayed.）當中主要原因，是那些顧問或

需要維護個人或組織的利益。
「sold short」可指輕視或低估，也可指在投資市場上的賣空活動。賣

空的人會借股票，在股票格價下跌到預期水平時買入股票補回。當中涉及投
機成份，有一定風險。

上文提到的 「betray」是指出賣，而 「sell out」也有相同意思。早前在
印尼就曾對有關確認東盟民主及人權約章作出表態，認為如果確認約章可能
會出賣印尼所擁護的價值觀和原則。（To ratify the Charter would be to
sell out on the values and principles Indonesia stands for.）

當然，大家會在另一些情況下用上 「sell out」這二字：就如上周於深
水埗舉行的電腦節，商家在最後衝線的一刻再度減價，務求將貨品悉數賣出
。這方法果然有效，不少貨品如顯示屏、 「手指」等都很快售罄。（With
last-minute reductions in prices, goods such as monitors and thumb drives
sold out fast.）

筆者還想談到的另一點是：重要領袖的非正式顧問團隊的質素十分重要
，因為它會大大影響有關領袖的前途。（The quality of key leaders'
kitchen cabinets can greatly affect their careers.） 「kitchen cabinet」指非正
式官方的顧問團。負責聘請大公司高層的人大多會以有關人選能否組成非正
式顧問團以及該非正式顧問團的質素為評估的一部分。

除個人素質外，要當上領袖還得要廣結良朋，因為領袖不僅要有正式的
工作團隊，還要有非正式的顧問團！

《我的志願》（平面設計） 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陳啟君
（香港設計中心主辦 「Design Your Sac」 香港故事─平面印

圖比賽學生組亞軍作品）
陳啟君： 「經過腦震盪、資料搜集、不同的嘗試和分析之後，我認為 「我的

志願」是最好的設計意念，最能夠道出一個屬於香港、屬於我們的故事。因為我
們都有童年，我們都曾為自己的夢想寫作。現在香港人都不談夢想，大家為了追
求所謂更好的生活而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並認為這是才是腳踏實地、實事求是。
我不否認努力工作的重要，但這樣的我們正是背棄了童年給自己許下的承諾，離
棄了心目中的英雄和對生活美好的憧憬。香港還是不是一個充滿奇蹟的地方？也
因為我仍是年少和無知，所以我對這裡仍然充滿期待。」

評判評語：時裝設計師鄭兆良： 「經評審選出的得獎作品，具方向性之餘亦
很能夠代表香港，沒有流於太戀舊或情感過盛。」

人類的牙齒原來是身體中最堅固的構件，
在經歷了千百年後，牙齒仍能保留原狀。所以
，即使屍體被火燒水泡、發脹腐爛，甚至支離
破碎，然而，依然堅固的牙齒就成為了追蹤死
者身份的重要、甚至是唯一證據。

梁家駒是全球第一位華人齒科法醫，也是
香港齒科法證研究的先驅。他秉持 「為死者服
務，為生者雪冤」的宗旨，曾參與過多宗轟動
一時的案件和國際性災難的法證工作；此外，
他也從事法醫齒科教學工作，訓練了很多的齒
科法醫。

《屍法制度》是梁家駒多年來從事齒科法
醫生涯的回顧。他娓娓道出南亞海嘯、峇里島
大爆炸、嘉利大廈大火、Hello Kitty 藏屍案
、黃麗松太太失蹤和彭楚盈身份鑑定等事件所
涉及的鑑定技術與工作過程。

面對一具具屍體，梁家駒懷着慈悲尊敬的
心，為的就是 「要從一堆被破壞的人類死體中
，分辦出人的身份，重新為受害人帶回他們的
頭臉和身份」。

書名：《屍法制度》
口述：梁家駒
筆錄：徐蓉蓉
出版：出色堂
日期：二○○八年七月

人長大了才知道，要快樂就要靠自己；沒有人肩負義務讓你高興
，讓你開心，讓你歡笑。

小時候，身邊無數人在逗你笑；長大後，逗自己開心的只能是自
己。

人漸漸長大，身邊的事物隨時間的沖洗而改變。經歷多了，感慨
也隨之累積。令我最感觸的就是 「失去」。

當快樂在你身邊時，看似理所當然，但當它一走，你就會不知所
措，想抓也抓不回來。那時，誰也不能給你快樂，只有當你把失去看
輕看淡了，也就克服過來了。

很多人都想有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但如果少時不努力讀書，不
努力工作，只想在守株待兔，那可能嗎？說到底，只能靠自己。就如
公司招聘員工，人人攤開自己的學歷履歷，這底牌就是看你有多少才
能，有多少籌碼能夠與別人在戰場上較量。自己擁有的知識和成就都
是靠自己打拼來的。

也許朋友、家人很想給你快樂，只想你開開心心，想給你想要的
。在我的角度來看，這些只能是心靈上的一點慰藉。因此現實中，
「支持」往往是精神上，怎麼做靠的還是自己。

太殘酷了，對吧？但這就是我們每天生存所面對的，唯一能讓自
己立足的，就是好好裝備自己，養精蓄銳，整裝待發。正因為這樣，
我們更應相信自己，更嚴格地要求自己，讓自己的每一步做得更好。

總
得
靠
自
己

培
道
中
學
中
四

李
曉
霖

壓力，每個人都會有。無論你成長
於哪一個階段，你都會背負大大小小的
壓力。甚至可以說，我們每天都要面對
不同的壓力。

對我來說，自預科生活開始後，每
天都承受着壓力，這就是即將面對高考
的壓力。這種壓力似是無形但卻實在，
並呈現兩面的極端化，正面的是激勵我
一圓大學夢，負面的便是將我拖至深淵
並加以摧毀。

預科生活要面對很多壓力。記得剛
開始接觸那些難以理解的課程內容時，
多次測驗的分數都不及格或者徘徊在及
格的邊緣，學業的打擊加上病魔的折磨
，令我在沮喪之餘也不斷質疑自己的能
力，反覆地問自己究竟是能力已經到了
極限，還是學習過程或方式方法出了什
麼大問題？有好一段日子，我處於惶恐
之中，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患了精神病。
後來，我把這些感覺告訴朋友和老師，
他們馬上安慰我，並為我打了一支強心
針。既然這是自己選擇的路，無論遇到
什麼困難，都應該勇敢地作戰，找出問
題所在，對症下藥。 「忘記背後，努力
向前，向着標杆直跑」這句格言正是我

在這些日子裡的座右銘。
從此，壓力成了一種讓我更加積極

向前的催化劑。我心裡明白，高考生活
就是一場馬拉松，由此，我會視面前的
障礙是為我打開成功之路的元素，沒有
經歷失敗，不會從失敗中學習，就不會
有進步。鑽石沒有經過雕琢，又怎會發
出燦爛的光？我感謝那些灰心和恐懼在
適當的時候出現，使我有足夠的時間去
找出解決的辦法，讓我可以估計自己能
取得高分數的機會大大提升。

正因如此，每次遇到成績不能滿意
時，我反而覺得自己的情緒商數在提高
，我變得更積極地去尋找糾正錯誤的方
法。於我而言，雖然不能一下子完全把
自己提升到一個必勝的地位，但看見自
己每一天有所進步，那已經感到滿足了。

高考的結果，也許就等於一張大學
的入場券。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預
科這些日子裡所經歷的，不僅豐富了我
人生的經驗，還把我鍛煉得更具毅力與
分析力，更有勇氣對面對往後的日子。
這些經歷將幫助我解決日後所遇到的困
難與艱辛，這比起一張大學入場券來得
更珍貴。


